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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冯伟民（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坐上时光机，回到五千六百万年前的地球——那时候还没有人类，

甚至没有大象和老虎，但在欧洲的森林里，已经有一群小家伙开始了它们注定不平凡的

旅程。它们，就是今天家猪的远古亲戚。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场跨越数千万年的“猪猪家

族奇幻漂流记”吧！

猪科动物的历史，远比人类历史更为久

远。最早的猪科化石出现于欧洲始新世地层

（距今约 5600 万至 3390 万年前）。此时，欧

亚大陆内部存在着一条被称为“图尔盖海峡”

的古海洋通道。

这道海峡成为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重要

地理屏障，显著限制了东、西两侧动物群的

交流。在西侧欧洲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森林中，

生活着包括早期偶蹄类在内的哺乳动物群，

例如体形娇小、以柔软植物为食的双锥齿兽，

它代表了包括后来的猪形亚目在内的现代偶

蹄类祖先的基干类型。在东侧亚洲，虽然植

被同样以亚热带森林为主，但由于地理隔离

的持续作用，动物群已逐渐呈现出独立的演

化趋势。

正是这种长达数千万年的地理隔离，为

猪科与西猯科在始新世早期（约 5000 万年前）

分化为独立支系创造了条件。早期猪科成员

仍保留较多原始特征，但其牙齿已呈现杂食

性适应趋势，为后续辐射奠定了基础。

猪科在从始新世到中新世的漫长岁月

里，逐渐分化出了三支性格迥异的“家族”。

最早登场的是猪兽亚科，堪称猪科演化的“老

祖宗”。它们在渐新世到上新世期间遍布非洲

与欧亚大陆，连中国山东山旺出土的帕氏古

猪化石，都还保留着这个古老支系的身影。

紧接着亮相的是长相最奇特的镰齿猪亚

科，堪称“古猪界的重装武士”。它们长着宽

扁的头骨和铲子般粗壮的门齿。其中最拉风

的要数库班猪——体重能超过 800 公斤，雄

性额头还顶着一根独特的骨质角，很像传说

中的“独角兽”。它们曾纵横欧亚大陆，尤其

在中国宁夏、甘肃等地留下大量化石“打卡”

记录，可惜在中新世结束时彻底退出了演化

舞台。

而唯一成功延续的支系，是我们最熟悉

的猪亚科。这个家族又分为两支 ：一支是如

今生活在非洲的河猪属，另一支则是以欧亚

为主场的猪属。自从进入中新世，猪属便逐

渐成为演化舞台上的主角，从古老的裴氏猪

到后来登场的小猪、李氏野猪，一步步铺垫

出现代家猪与野猪的辉煌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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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 3400 万年前的渐新世，板块运动导

致图尔盖海峡逐渐闭合，东西生物区系长达

3000 万年的隔离被打破。

这个“天堑变通途”的事件，引发了欧

亚动物群的大规模混合。猪科动物也借此通道

从欧洲向亚洲扩散。然而，东进之路充满挑战：

亚洲内陆气候季节性更强，开阔草地逐步扩

张，原有生态位已被本土动物占据。

猪科动物的成功，得益于其演化出的高

度生态可塑性。特别是猪亚科成员，发展出能

够处理草根、块茎、果实乃至无脊椎动物的

杂食性牙齿结构，使其能在森林边缘、草原、

湿地等多种生境中生存。这让猪科动物在随后

的全球扩散中占据了主动。

基因组学研究表明，现代野猪的起源与

演化中心位于更新世的东南亚热带地区。约在

180 万至 100 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野猪祖先

种群在该地区开始发生分化与扩散。一支（或

系列种群）向欧亚大陆西部迁徙，成为中亚和

欧洲野猪的祖先 ；而留在东亚的种群，后来形

成了现代东亚及东南亚岛屿丰富的野猪地方

性支系。

这场横跨欧亚的迁徙充满自然选择的印

记 ：向高纬度扩散的种群演化出适应寒冷的

基因。种群分化时间线也很清晰 ：东亚与西

方支系约 180 万年前分离 ；欧洲与近东野猪

约 95 万年前从中亚祖先分化，并于约 68 万

年前彼此独立。这一历程显示，野猪不仅是

地理扩散的成功者，更是自然选择塑造的适

应典范。

猪和人类的“合作史”，几乎和农业文明

一样古老。在河南贾湖遗址那些 8000 多年

前的灰坑里，躺着的猪骨早已不是普通的兽

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家猪成员之一。有

意思的是，华北和华南的先民似乎各自打起

了主意，分别驯化了当地的野猪“地头蛇”，

说明养猪这事儿，是老祖宗们在不同地方不

约而同“点亮”的技能树。

一旦被驯化，猪简直成了古代家庭的“全

能型队友”：长得快、不挑食、还能生，简直

是行走的“蛋白质工厂”；猪粪可以肥田，猪

毛可以扎刷子，猪皮可以做成革 ；甚至因为鼻

子太灵，猪还被欧洲人赶去林子里找松露——

后来科学家还仿照它的鼻吻结构，设计出了早

期的防毒面具！

而今天，猪不再只是餐桌上的主角，还

走进了实验室。通过基因编辑，猪正成为人

类器官移植的“潜在供货商”，为许多绝症患

者带来新曙光。从古时的“六畜之一”到如

今的“医学伙伴”，猪和人类这段万年的缘分，

还在继续书写着出乎意料的章节。

猪科数千万年的“家族故事”，简直像一

部地球生物演化的迷你史诗。地理隔离就像

一位调皮的导演 ：横在欧亚中间的图尔盖海

峡，硬生生把猪科家族分成“东家”和“西

家”，让它们各自演起了不同剧本 ；等这道海

峡后来“谢幕”闭合，两边的亲戚久别重逢，

又碰撞出全新的进化剧情。猪科动物们生命

力顽强，不挑食，脑子活，在什么环境中都

能琢磨出活下去的办法。

而气候一直在幕后操纵剧情 ：从早期的

温暖星球到中新世全球变冷变干，再到冰河

时期反复的“冷冻模式”与“解冻模式”，猪

科家族里谁崛起、谁退场，几乎都踩着地球

气候变迁的节拍。

最后出场的“人类玩家”彻底改写了规

则。被我们驯化之后，猪的体形、脾气甚至

长相都被重新“设计”，还被我们带到全世界

各个角落，一不小心混成了全球数量最多的

大型哺乳动物之一。

猪科动物的历史不仅是板块运动、气候

变迁与生物适应的生动记录，也是人类与自

然共生关系的缩影。在生物多样性面临挑战

的今天，猪科的演化故事提醒我们 ：保持生

态系统的连接、保护遗传多样性、尊重生命

的适应智慧，或许是我们与这个星球上所有

“猪伙伴”共同走向未来的关键。

                                                （编辑 ：周雅倩） 

▲猪的鼻吻结构示意图

▲防毒面具

▲猪纹陶钵（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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